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奥斯卡2022 北欧电影

获得今年奥斯卡最佳原创剧本和最佳国际影片提名的挪威电影《世界上最烂的人》，是尤沃金·提尔“奥斯

陆三部曲”的最终章，也是三部曲里最符合大众口味的一部。相比起前两部的男主角，这部的女主角Julie很

“普通” 既不吸毒也不抑郁 只是兴趣多变 三十而未立

《世界上最烂的人》：北欧版“猜火车”到一出爱情喜剧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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普通 ，既不吸毒也不抑郁，只是兴趣多变，三十而未立。

虽然在今年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的入围名单里，大家普遍认为《在车上》拿奖的悬念不多，不过如果万一

爆冷，《世界上最烂的人》也是有力竞争者。它以爱情故事作为容器，承载了女性议题、人生困境和死亡

焦虑，既有灵巧的结构和丝滑的观感，又同时保留了导演的个人风格，是一部成熟而不匠气的作品。

如何去形容尤沃金·提尔的风格呢？他作品中一再出现的关键词是时间、（与城景紧密交织的）记忆、以及

寻找自我。

他在去年纽约影展（NYFF 2021）与男女主角一起出席活动时也谈到，《世界上最烂的人》的主题是“时

间”——时间带来巨大压力，所以人们在三十、四十的年龄关卡会感到危机，但时间流逝又无可逆转，于是

他撷取了一些动人的“时刻”，去完成叙事。

章节叙事最大的好处，是可以把生活里松散的片段组合在一起又不显得突兀。看完电影，你会记得女主角

Julie经历的那些时刻：邂逅新对象时互相喂烟的浪漫；穿越整个奥斯陆奔赴爱情时的时间静止；吸食致幻

蘑菇后放飞自我的幻境；在患癌的前男友儿时住处看到的彩色玻璃⋯⋯这些或动人或魔幻或悲伤的画面，

将各种情绪灵巧叠放，组成了Julie的人生四季。

尤沃金·提尔的创作功力在于，他让一个看似很容易沦为流水帐的日常故事，流转出了层层深入饱满扎实的

生命情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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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什么片名叫《世界上最烂的人》？凭该片获得坎城影后的Renate Reinsve说：有时候当我们对自己很失

望、觉得自己什么都做不好时，就会脱口而出：我真是世界上最烂的人⋯⋯这是一种本能的自我否定。但

她饰演的Julie当然不是“最烂的人”，只是个再寻常不过的人，就像大都市里常见的聪明有趣但对人生充满

不确定感的年轻女性一样。豆瓣网站上也有评论认为，Julie其实是一种很典型的“文艺/知识女青年”画像。

贯穿“奥斯陆三部曲”的，某种意义上都是“失败者”的困境。《爱重奏》是青年作家的写作困境，《八月三

十一日，我在奥斯陆》是戒毒者无法重归社会的困境。在这三部曲里都担任男主角的Anders Danielsen

Lie认为《世界上最烂的人》像是前两部的结合，处理的问题依然是“当理想被现实冲击时，你的人生会怎

样？你要怎么面对你本来的自我期待？”

Julie是个梦想家，她知道自己不要什么，但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。她虽然不像前两部的主角那样，和这个

世界有很明确的冲突或有显而易见的精神问题；但她又和他们一样理想主义，缺少务实活在现实中的能

力。她有才华也很善良，却无法安于某一种生活状态/情感关系；她的欲望游移不定，职涯也跟著感觉走；

她看上去活得三心二意，又很容易让观众从她身上认出自己。

因为Julie的困境很普通，所以也很普世。“寻找与定位自我”的挫折不只是三十岁的女性要面对，导演尤沃

金·提尔说他今年47岁了，一样对人生很惶惑。而有一位60岁的记者在访问女主角Renate Reinsve时告诉

她：“电影里的Julie就是我，我也不知道接下来我要做什么。”至于男主角Anders，他在现实人生中，既是

演员又是医生，他也无法在这两种职业身分之间做出抉择。因而这部电影其实并不是刻意呈现“女性焦虑”

或是“年龄危机”，人生的任何阶段都有危机，甚至人生本身就是由一系列危机组成。

对比一下去年和今年入围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的两套北欧电影，《世界上最烂的人》就犹如三十岁都市女

性版《醉好的时光》，无论是三十焦虑还是中年危机，共通的底层命题其实是在社会价值与自我存在之间

进行拉扯。《醉好的时光》里提到的丹麦哲学家齐克果“接受失败”的思想，同样可以套用在Julie身上。

Renate Reinsve在纽约影展的对谈中说：你能接受自己举棋不定，就更容易接受“生命本身就是一系列的

混乱无序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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齐克果有句常被引用的名言“焦虑是对自由之晕眩”。北欧电影对于“自我存在”的关注程度远高于其他地

区，背后的重要原因当然是他们拥有有相对最自由、性别平等和社会福利保障完善的制度环境。但即使如

此，人还是无法笃定做出选择。Julie意外怀孕时，求助于前男友，希望他能帮她确认她会成为一个好妈

妈。

面对意外怀孕要如何抉择，是女性议题影剧中常见的桥段，而北欧创作者们的处理方式，让人只能再次心

服口服“北欧不愧是女性意识最先进的地区”。我们不妨做个对比，备受好评的台湾女性剧《俗女养成记》

续集里，原本没打算生育的陈嘉玲很纠结要不要生小孩，最后她选择成为妈妈。而《世界上最烂的人》的

两位男性编剧，则巧妙地为Julie避开了非此即彼的抉择：生与不生之外，还可能会自然流产……再看去年

的另一部挪威电影《忍者宝宝》，女主角的选择更是出人意料：即使她生下孩子，也不代表要做母亲。“母

性”不是天生的，也不是经历分娩就会必然出现。女性完全有权利诚实地面对自我：哪怕把生下的孩子抱在

怀里，仍然一分一秒都不想当妈妈……

北欧五国里，目前有四国的总理都是女性。高度性别平等的制度会怎样影响创作者的思维？或许就是他们

的女性角色，可以勇敢表达出“我不想要孩子”的真实意志。流产之后的Julie，释然开始新生活，摄影工作

也步上轨道。《忍者宝宝》里的女主角生下孩子，但拒绝成为妈妈，开启了新的人生。这些作品里创作者

的态度都很明确：相比起进入母亲的角色，女性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“找到自我存在的意义”。

如果说东亚女性所追求的自我意识，是从社会施加给她们的层层束缚/期待中松绑，那可能在高度平权的北

欧社会里 女性则必须面对更为存在主义式的挣扎 当整个制度和舆论环境不会因为你不想生育而谴责



欧社会里，女性则必须面对更为存在主义式的挣扎。当整个制度和舆论环境不会因为你不想生育而谴责

你，来自父权结构的压力也一直在被消解时，生为女人的困境，就和生而为人的困境一样：要面对自己的

内在矛盾，要在各种半途而废的选择里，厘清自己的生命秩序。

这大概就是为什么Anders Danielsen Lie认为Julie就像他在《八月三十一日，我在奥斯陆》里那个角色的

性别转换版本。这两部电影里的主角在寻找自我时都有迷失，但他们也都有很多选择。

《八月三十一日，我在奥斯陆》的男主角34岁一无所有，但他有对吸毒持宽容态度的父母，他们从小就告

诉他：他可以自己决定想住在哪，想去爱谁；30岁的Julie同样如此，她有不断试错的自由。他们的社会环

境允许他们去体验和尝试不同的身分，过程中虽有迷失，但这种迷失无关性别，这就是所谓的“性别平

等”。

但当然，性别议题的张力在北欧依然存在，尤沃金·提尔的作品也一直有所涉及。《八月三十一日，我在奥

斯陆》里，有一个身处稳定关系长达九年但没怀孕的女生，觉得是因为自己“有什么缺陷”，而男性似乎永

远不会这么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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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世界上最烂的人》则尝试探讨“女权”的边界——譬如Julie疑惑：“你是否可以既是女权主义者又喜欢为男

人口交？”再譬如男性漫画家是否应该考虑到“会冒犯女性”而不再创作乱伦与强奸题材？如果艺术创作是

“杂乱而自由”的，那么男性创作者在作品里要不要警惕自己“利用了男性的特权”？这些问题出现在电影

中，本身就是创作者的一种社会观察。

“奥斯陆三部曲”真正的主角当然是奥斯陆。尤沃金·提尔曾说他不是社会学家，他无法讲述自己生长的城

市，但他可以在电影里展现，而影响他很深的是纽约的城市电影。就像《安妮·霍尔》饱含了伍迪·艾伦对纽

约的热爱一样，《世界上最烂的人》也用爱情喜剧的形式，安放了导演对奥斯陆的情感。

“奥斯陆三部曲”一直在呈现“不断消失中”的奥斯陆。男主角Anders则在这三部电影里，从刚出道的年轻作

家变成了能看到生命终点的中年漫画家，他对Julie说的那段十分伤感的话开宗明义：“我认识的那个世界，

已经消失了。”导演藉Anders之口，表达了对逝去时空的眷恋。“我成长的时代，文化是通过具体的物件来

传承的。我们可以生活在它们之中……这就是我所仅剩的东西了，无人在意的认为愚蠢无用的知识和记

忆。”

“奥斯陆三部曲”从“北欧版《猜火车》”的风格，一路变成了平易近人的爱情喜剧，而不变的是尤沃金·提尔

想留存城景记忆的心意。如果没有这几部电影，人们可能不会意识到挪威首都的变化有多大。

回看十年前的《八月三十一日，我在奥斯陆》，我们会发现那时的奥斯陆就像个大工地，到处都在拆迁，

到处都在重建。奥斯陆有史以来最受争议的“条形码项目”（Bjørvika Barcode），当年被公众普遍认为破

坏了“低密度开放的城市景观特征”，十多年后，却已重塑了奥斯陆的城市景观。Julie的精神出轨对象偷偷

告诉她，自己还挺喜欢“条形码”的。后来，Julie在超现实的狂想里奔向爱情那场戏，虽然“让时间停下来”

很cliché，但尤沃金·提尔说他想要的就是“整个奥斯陆的人一起等待Julie跑过这座城市”——他想要的不是

CGI合成出来的“时间静止”，而是城中的所有人，真真正正一起停下来。

Julie爱上了一个在“条形码”大楼里端咖啡的男人，于是她穿越大半个城市奔向他。时空静止的魔法，是导

演尤沃金·提尔对奥斯陆过分浪漫的深情。他在纽约影展时说：“时间不在你这边，所以有时候你希望一切

突然静止。”什么时候呢？也许就是眼看著自己生活的奥斯陆，十多年来变成了截然不同样貌的时候。

《世界上最烂的人》当然不只是爱情故事，因为时间流逝不只是Julie的人生课题，也是奥斯陆的城景变

迁。尤沃金说：“现实环境的变化，会超出电影的预期。”他有时看自己拍过的电影，就像在看某一年、某

段时间的相簿。年轻时他曾获得挪威滑板大赛的冠军，当时他拍下了一些朋友玩滑板时手臂骨折的画面。

年少友人日渐失联，但拍下的滑板影片，却永远记得他人生中的珍贵夏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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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以《世界上最烂的人》在结尾加入了一个“剧组在戴口罩拍电影”的场景，作为该片拍摄于疫情之中的纪

念。对尤沃金来说，疫情只是又一个时刻而已。“时间会过去，突然有一天，我们会不再需要口罩……”现

实里很多不知不觉的转变，只有在电影里回看，才历历在目。

尤沃金在对新导演分享自己的创作时曾说：拍电影对他来说，是把自己“非常熟悉的经验”展现出来。他最

熟悉的城市里或孤独或温柔或迷幻的记忆养分，都成为了“奥斯陆三部曲”的素材，就像Anders带Julie去看

的他童年记忆里那些彩色玻璃，或是《八月三十一日，我在奥斯陆》开头那段像散落珍珠一样对城景的喃

喃絮语：“我记得黄昏的城市空空荡荡……我记得花许多时间坐电车、公交车和地铁，去参加一个虚幻的派

对，却永远不知到底有没有被邀请……我记得第一次到奥斯陆时那种自由的感觉，后来才发现奥斯陆这么

小。”

都市时空的快速更迭，让人甚至无处酝酿乡愁。“忧郁比乡愁听起来更酷”——可能爱情也是。而好的城景

电影，则让那些终将消失的时空闪耀光芒。


